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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之 死

〔西班牙〕希罗内利亚

小镇上的邻居都称巴西琉·赫尔南德斯为巴西琉，他唯

一的亲人是十二岁的儿子费里克斯和朝夕相伴大海之外，再

没有其它东西了。自从他老婆去逝之后，他就申请并得到灯

塔看守这个职位。到日前，巴西琉和他儿子两人孤零零地在

灯塔上看管航标灯已经有十年。他们高高在上，管着小小的

港口、海湾、白色的小镇和连绵不断的山麓。巴西琉经常

说：“我们像飞行家。”他们两人间恰好，像两座小岛，航标

灯朝他们一动一动地眨动眼睛，海浪在脚下随着他们的心情

时而轻轻的，时而又凶猛地撞击着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大海没

有秘密，也没有什么恐惧；不论在海面还是在相当深的海

底。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潮汐涨落的节奏，他们懂得大海

改变颜色是什么意思，他们知道每一块暗礁的具体位置。他

们能了解海面突然平静是为什么，能告诉你一队鱼或者一条

鱼船即将到来的信息，还能准确测出风向和风力的大小。他

们常常说自己懂海水在动是什么。其实，他们对大海的了解

是来自许久以来的习性。来自他们的外在感官感受，或许还

要再加上第六种器官。很自然，其中嗅觉是最为重要的。只

要一爬上航标灯的环形平台，他们的鼻子就不自然的张开

了，潮湿而带咸味的空气就像摩尔斯电码一样谪谪嗒嗒地在

他们的脑子里一敲。“风暴就要来临。”三天内一直很平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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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海水在折腾。”“一只失了群的醉海豚在附近游荡。”近来做

父亲的巴西琉发现自己很容易困，他有个习惯，一有烦心事

把小手指头伸进左耳里挖一挖；儿子费里克斯和他不一样，

越来越有进步。就好像他把父亲丢失的东西都遗传下来一

样。这是一种能力的迁移，这就是祖祖辈辈相传的自然法

则。

巴西琉对他儿子的爱远远超过他对望远镜的爱，超过他

对指南针的爱，也超过对大海的爱。他能一连几小时不停

地、坐在床上抚摸儿子。他每次到镇上去，都要给儿子买些

小玩意：偶尔是一顶贝雷帽，偶尔是一些印花图案纸的装饰

品，偶尔是一支单簧管。费里克斯为了表达对爸爸的爱，就

给他讲各种故事。当他点燃酒精灯煮咖啡时———喝咖啡是这

个灯塔看守人习惯———费里克斯就把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发生

的事串出一些有趣的事。比如有一支强大的的舰队在海面驶

过去了。一只绿色的老鼠跑到楼梯口向四面张望，他不得不

把它打死。无线电说月亮裂成了两半。指南针忽然发表演

说，对他讲北方和南方，还说它最最喜欢发颤，又说它情愿

在一个男孩的口袋里睡去。高高的个子、长着浓密眉毛的巴

西琉微笑地听费里克斯讲故事。他仿佛在孩子身上看见了自

己过去。巴西琉过去一直生活在一个幻想里，他总是认为在

每件事物后面和每个物体里都有一个人们不懂的生命存在

着。费里克斯喜欢给事物加上浓浓的诗意，这样更好！“否

则他会忍受不了这种孤独的生活！”后来孩子困了，巴西琉

喝完了咖啡，两人抽一根香烟，轮流抽———每人抽三口———

还打纸牌、下棋；想念母亲；利用灯光在墙上做各种手影；

如有兔子和毛驴来，还能做出费里克斯的侧影和鱼儿。费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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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斯经常做算术，学地理，这是他喜欢的两门功课。有时贴

着无线电似乎想知道什么。

镇上的人们都很欢迎这对父子。每逢周末，总有许多对

夫妇到灯塔上来。巴西琉和费里克斯总是很热情招待他们，

拿望无镜给他们看。“瞧瞧，那是你家的窗！”“看，那是我

家的阳台！”他们给客人看地图，看古老的航海日志，这些

日志记载着海岸附近发生的失事的船只和风暴，他们发现一

只完整无缺的中国船。在那只船上，当然，没发现一个水

手。“快结婚吧，到这里来度蜜月。”姑娘们看峭壁，高叫起

来：“天哪！”她们的头脑被星期天以及这个被控制住的危险

地方弄得摸不着头脑。男人们看起来有点傻傻的，他们把巴

西琉看成是个魔法师，认为他保护了小镇和全镇居民。“有

你们在这里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”“有事，你们就会发出警报

的。”当然，他一定会的。一旦有什么事，灯塔看守人会把

全镇的人都叫醒的。因为他们有父子两人，全都是认真负责

之人。

镇上的人全都喜欢巴西琉和费里克斯。连码头工人很爱

他们，小船坞的工人也爱他们，所有的人。费里克斯成了给

渔民带来好运气的吉神，有只黑白条纹的小渔船就被命名为

“费里克斯号”。神父也非常爱他们，有好几次想让费里克斯

去担任祭坛的侍童，但都没成功。“随他去吧。”巴西琉对神

父说，“叫这孩子去摆弄香烛，对他可能合适。”曾经当过费

里克斯数学老师也爱他们。药剂师也爱他们，费里克斯常常

在药房的秤上称自己的体重。商店的老板也都喜欢他们。有

个制造焰火的商人，每年要问他们，从灯塔上看焰火好玩

吗？连无家可归的狗也喜欢他们，当然那些坐在广场长凳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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晒太阳等死的老头们也是爱他们的。灯塔成了人人尊敬的象

征，安全的保障。如果没有这座灯塔牢固地树立在那里，全

镇的人都会觉得不安全的。

巴西琉和费里克斯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巴西琉尤其这样。

有时，别的灯塔看守人打电话给他，他询问情况。听到他们

用极不耐烦口气回答：“还不是那样，到处是水。”他们简直

觉得无法勾通。的确，海水一般说来总是一个样的，而且，

他和费里克斯俯视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，他们的一切焦

虑、操劳都有点好笑。可是，到底海鸥是什么？望远镜是什

么？绿颜色的老鼠为什么有？为什么费里克斯渐渐长高，简

直像风吹大似的？不用说，事情明显。那些灯塔看守人应仔

细看看自己。费里克斯的办法是值得他们仿效的：他思考一

件事，能通过这件事像得出一系列使人兴奋的结论。当然，

这跟气质有很大的关系。也有的灯塔看守人在灯塔里上了吊

的，也有变是非常粗野，越来越像猿人，也有的十分幸福

的，例如巴西琉。

至于费里克斯，他是整个身心都在。他从来没有离开过

小镇，他可以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理解那一切已经创造出来

了的事物。他可以对着星星说说笑笑，父亲给他买的印花图

案纸装饰品也一样能很开心。他从来没有见过火车，没有见

过马，没见过麦田、妓女。他的心很纯洁。他对父亲说：

“我认为我自己不像个飞行家，像个马戏演员，像个艺人。”

他很难专心做眼前的事。他不懂什么是幸福，偶尔说，幸福

就是眺望海鸥，意味着在轮到他抽烟的时候可以多吸一口抽

上四口，而不是抽上三口。在费里克斯眼里，大海是一片永

无休止的原野，是马戏班翻筋斗的床，是他欢笑、怀疑和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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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清的愿望。他认为陆地会杀害生灵，而大海不会。他相信

淹死的那些人还活着，海底下有许多和大地一样城市，那里

很全，人们能够呼吸，能够舒适愉快。“海里没有墓地。”

“盐把一切都保存得完完整整。”在海里不需要什么瞭望台，

也不用为了祈求种种的恩典而点燃蜡烛。

大年初一———费里克斯刚满十四岁———发生了一件意外

的事情。晚上，他和父亲笑着，享受着孤独的快乐，度过了

“除夕”———“圣西尔维斯特雷之夜”的许多时间。那晚巴

西琉到镇里去过。他惦记着费里克斯，婉言谢绝了别人的邀

请，回来时带来一份上面有漂亮女人像的日历，还有葡萄

酒、白兰地、糖果和两顶帽子：一顶是尖的，给他自己；一

顶是圆的，给费里克斯。两个灯塔看守人闲聊了好久，消磨

着时间，等待午夜。忽然，教堂的钟声开始敲响了第一声。

钟声清清楚楚地传到灯塔上，他们听了有点害怕。他们把纸

帽子戴上，相互举杯庆贺，拥抱亲吻。钟声敲了十二下。他

们觉得，随着每一下钟声，他们两人更加紧密地联在一起

了。人们十分小心地在塔顶圆厅里跳着，免得碰到桌椅，一

面还向日历上那个穿着游泳衣人眨眼睛。屋里是温暖而美妙

的，屋外天空在颤抖，搁浅在海滩上的渔船卑顺地摇晃着。

一点整，父子俩坐下玩牌，嘴里嚼着咖啡喳。火炉噼啪

直响，好像把罪恶在里面燃烧。每回都是费里克斯输，费里

克斯遇到节日总是背。两点钟的时候，他们各自上床睡觉。

今天到灯塔处的平台上作例行检查的是费里克斯，他没有发

现情况。有节奏的浪击声、刺骨的寒风、扇形的灯光在水面

闪烁。他嘴里“嘟⋯⋯”了一声，就进屋上了床。不大工夫

父子两人便睡熟了。炉火灭了下去。下面，镇上的酒店里，

—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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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互祝，庆祝诚实而高尚的新生活的到来。

六点钟，费里克斯猛地惊醒了。在梦里海水是甜的。太

可怕了。简直瞎想。他又睡着了。这回他梦见海水是红色

的。真红！血是红的，火是从冰中漫生的。这会儿他父亲还

没醒⋯⋯费里克斯仔细的听着。海水拍打着灯塔基石。大海

在发怒。费里克斯对它的脾气很习惯了。一丝带黄色的光透

过窗玻璃射进来。为什么是黄色？他戴上围巾。真让人好

奇，风停止了吼叫。为什么是黄色的，天空却像以往很多次

日出前一样呈现青灰和深紫色呢？费里克斯看一下表：七

点。他想再睡一觉。可是一种说不出的忧虑让他无法入睡。

突然，一大群海鸥飞了过来，它们扑打着窗户。费里克斯转

过去看看这群海鸥。它们好像发了疯，像是在寻找很重要的

东西，这东西是它们的，可是现在竟然不见了。它们的叫声

不堪入耳啊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费里克斯突然一下子掀掉毯子跳下床来。咖啡渣在他脚

上被踩得直响。他拉了拉帽子，走到结了冰的窗玻璃前。海

鸥看见他来就逃走了。灯塔仍然活着的；费里克斯用手擦了

一块玻璃，向大海望去。

眼前出现了一片奇怪的景象。幸亏是鸟如果是人，那他

也会尖声惊叫起来的。天空是青紫的，就像是耶稣受难日的

一个巨型墓穴，那颜色像凝固的紫血。大海在咆哮⋯⋯可是

大海尽头却非如此。恰恰相反，在海天一线的地方，大海是

一动不动的，是呆泄的。它在平静中显得恭顺，又显得恐

惧，好像被压扁了，变成了无机物。一个一个浪头从那边涌

起，朝着海岸汹涌奔驰而来，似乎想逃开那块变成了化石的

遥远的海平面。在费里克斯面前，滔天巨浪向他扑过来，像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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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鸥一样惊慌得发了狂。浪花掀起了巨大的漩涡，疯狂地吐

着白沫。像是有一把鱼叉扎进海水的脊梁，又像有人把喜马

拉雅山底下猛烈地炸开了一个大洞。

费里克斯产生了莫明的恐惧心理。他下意识地裹紧了围

巾，伸手打开了右边的一扇小窗。立刻，一股腐臭气扑鼻而

来，如同停尸房的气味。他赶紧关上窗子。他扭头看了一下

指南针，指南针正在茫无目的地瞎打转。要是他的手碰着了

什么冰凉的东西，又使他心惊肉跳。他不敢关于航标灯。似

乎周围有许多看不见的鬼怪围着他。他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四

周发生的事是他这个孩子无法以为的。费里克斯不怕打雷闪

电，可是无线电闪出的火花却使他害怕。（他从来没有见过

火车。）天空变得越来越青紫，海水和峭壁都染上了一层深

深的忧郁色彩。他觉得一切都静止不动了。这是一种莫测高

深的寂静，不论是岩石、时间还是大海似乎都不存在了。他

只有他独自一个，提心吊胆地呆在塔顶的圆厅里。

费里克斯看一眼父亲。十分不忍心喊醒他，可还是把他

叫醒了。巴西琉十分惊异地睁开双眼：“有什么事？”费里克

斯指着宽大的窗口。“海⋯⋯”巴西琉一跃下了床，“发生了

什么事？”他急切询问着费里克斯，突然间人一下子变苍老

了。费里克斯哭了起来。巴西琉慢慢走到窗子跟前，从椭圆

形的孔向外面看去。他的双手马上情不自禁地抓紧了窗台，

嘴里说了一句什么，像是在咒骂，也像是在祈祷。

巴西琉怀疑这种现象是非自然的，从未发生过的。这跟

旋风来临或是潜流的影响都不像。他清清楚楚地看出，远处

的海变成化石这不是他的眼睛出了问题，而是事实。不过，

他还是走到望远镜面前，仔仔细细地观察。奔腾的波浪似乎

—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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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逃走。显而易见的是，许多浪头突然一下子不见了，被一

种力量从后面击碎，成了僵死的平地的一部分，往前面展开

去。这种粉碎过程是以一种几乎是几何学式的严谨手法自西

向东平推过来的。好像是一种力量在指挥这场行动。巴西琉

拿着望远镜，还看见两只船，使他的怀疑变成了事实。事实

上，一会儿，两只船都陷进了这种变为化石的过程，失去了

能力，像在陆地上倒下，和玩具一样。

巴西琉看着费里克斯。他还戴着帽子在那儿一颤一颤。

大海多么难过啊！叫人难以相信？它变僵硬了，像羊皮纸。

它是那样遥远，那样平静！难道不会想起死人？大海会和人

一样，和海鸥一样地死去吗？会像岁月一样流逝吗？费里克

斯此刻想起死去的妈妈。那样僵硬！那样静！

“爸爸，海要死了⋯⋯”

巴西琉抬了抬眉毛，吓唬着这个孩子。但是，突然间退

了一步，天啊！如果真是这样呢？模糊的圣经传说侵入他的

脑海。

“您打开小窗闻一下吧。”

巴西琉犹豫了一下，又看了费里克斯一眼，就照他的话

做了，一股寒冷而腐恶的臭味道扑过来。

“这是真的。”巴西琉喃喃自语，，“海真的要死了！”

费里克斯听到这句话突然哭了起来。“为什么，为什

么？”巴西琉抬头看看天花板，又看了一下指南针，最后痛

苦地关上了小窗。

此刻，他想起了自己是看守，便行动起来。

“你去镇上告诉他们。我给其他的灯塔看守人通一下

话。”

—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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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里克斯连走的力气都没有。这会不会是世界的末日

吗？后来他终于像一道闪电似地冲下了楼梯。

他到了灯塔下面，走了几步就从塔底的水泥坡跨到了码

头上。可是码头上没有一人。今天是元旦。地上堆着箱子、

木桶、帆布顶篷，还有一台吊车。费里克斯不停地跑着，跑

到小船坞和海滩上。他看见几个人在抽烟。他想了想说道，

“海要死了！”他嗑嗑巴巴地说，“海要死了！”他目光呆滞，

手里拿着帽子，指着灯塔。我爸爸还在台上。他又指指渺茫

的远方，指着天空。

几个人听了互相望了一下，微笑了。小费里克斯今天怎

么了？他喝葡萄酒醉了吗？还是被日历上的女人陶醉了呢？

到药房去秤体重有些太早吧⋯⋯

“年轻人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不是撒谎，我没撒谎！我爸爸亲眼看见的！海⋯⋯”

有个打鱼的亲热地走到他身边，伸出手要搂他的肩膀。

可是费里克斯躲开了，他像个小预言家，要举起两只胳膊。

“你们到灯塔上面去就可以看见了！”费里克斯深深地嗅

了一下“难道你们闻不到死人的气味？”

正在此刻，巴西琉出现在灯塔平台上。他已经给两个灯

塔看守人都打了电话，现在他就是正以看守身份通过灯光信

号来传递这条消息。

在小船旁抽烟的人都有些不解地望着他。他们充满了紧

张的期待。巴西琉的身影（一个十全十美的灯塔看守人）显

得很严肃。

“注意，大家注意！大片大片的海正在变为化石。化石

面积正在不断地自西向东发展，马上就要到达海岸。如果照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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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情形发展下去，上午即将到达港口。”

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。他们彼此望望，又望向大海。但

视线不及的地方，什么也没有。可是费里克斯还是带着那样

神情紧张地站在那里，拿着帽子的手举得高高的。

“我们到灯塔上去看！”其中一个说。别的人都跟着他朝

那边去了。

另一个人说：“我要到渔民合作社去警告诉他们。”

“不要，还是等一等。”

“干吗要等？我这就去。”

费里克斯又啜泣了一下，转身朝镇上跑去，他几乎都不

知道自己在做了什么了。他想告诉全镇人民。可是他跑到头

几条街上，看见一家家关着的大门和窗子，不知为什么，他

什么也说不出话来。他突然想起教堂，就跑到那里。教堂门

开着，他找到了神甫。说：“海快要死了，我们应该敲钟！”

神甫阻止他，但没能如愿。费里克斯一直跑到钟楼底下，抓

起绳子，竭尽全力打起钟来。谁也没听这这么强烈的钟声，

它不是报告水灾，也不是报告一次洗礼，也不是报告耶稣复

活！钟声悲状的，显得那么陌生。神甫又一次试图拉住费里

克斯，可是这孩子每拉一下力气大的惊人。“我没有说慌！

没有撒谎！你自己去看看吧！”

钟声制造了奇迹。同时，电话局也接到了消息。一个个

窗口出现了充满睡意的面孔和蓬乱的头发。“出了什么事？

怎么回事？”男人们疲倦地系上裤子钮扣，急切地走下楼或

是走出大门。狗和猫都跑向海滩。“巴西琉通知了些奇怪消

息！大海变成了石头了！”

“瞎扯！”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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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一定喝多了！”

镇上的人们来到海滩上，正巧碰见刚从灯塔回来的渔

夫。他们证实了这件事是真的。他们都目睹了这一切。现在

已经用不着望远镜了。死亡就在面前！这是一场无法阻止的

大灾难，是“超自然的，从未发生过的。”

“波浪翻腾着，当它平静时就死了。”

“它们像打呵欠的大嘴。”

“水也变黄了。”

“我们会怎样呢？”

巴西琉坚守着他的岗位，不断向当局发出消息。八点钟

时候，全镇的居民都集中防波堤上了。有些女人头上包着黑

色头巾。只有掘墓人不肯离开。“瞎扯！他们都喝醉了！”

在防波堤上，那奇异的景象这时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，

不久以后，所有的乡邻们，都摸索着互相拉住手，慌张地退

到远处的海滩上。有许多已经爬上船坞那边的小山岗，还有

几个人孤零零地散开在海湾右岸的峭壁上。不时还可以听到

几声呜咽，但是那激动费里克斯的现象却显得更突出，更响

亮。这如何是好呢？钟声停了。费里克斯已经正朝灯塔跑

去，他想和父亲呆在一块。

九点整，巴西琉传来报告说：“死亡已经到达了海港入

口。”这话是真的。因为这是巴西琉第一次正式用这个词。

灯塔脚下的海水在打着颤，后来就不动了。太阳已经升得老

高，但是颜色却和各各他那儿的颜色一样！空气里弥漫着一

股烂蔬菜和腐烂东西的气味。鱼儿也在跳跃着，好像要找个

避难的地方。可是躲到哪儿去呢？怎么去呢？

码头下面的水已经停止拍打堤岸，水退走了，又涨了起

—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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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，停泊在各个角落里的渔船———有一艘是黑白相间的，名

叫“费里克斯”———都像玩具一样向这边倾斜过来，侧着倒

下了。整个港湾变成黄色的。海水并没有变成石头，而是变

成了大理石。平滑、光亮。海底生长的贻贝被困在里面，似

乎也在萎缩下去。后来，浮标也不再动了。

实际上死亡前进得很缓慢，而镇上的人却觉得它快得使

人头晕眼花。十点钟，大家全都等着看大海咽最后一口气。

十点半钟，大海咽了最后一口气。所有的人都亲眼看见了。

从港湾的一端到另一端，一个痛苦的浪头，如同一声哭喊向

天上飞起，直到后来，它跌落下来，跌在沙地上，如同一只

被催眠的蜥蜴，僵直地停在那里。浪花的泡沫变成了一道坚

硬而锐利的石灰岩边缘。

镇上居民担心随着这次现象的出现，在地上或天空里还

会发生其他现象。站在神甫旁边的人划着十字。海鸥成群结

队正奔向山区，这像是在证明这一切是真实的。可是他们不

久就发现，最大的痛苦还是在每个人自己。确实，每人的都

感到痛苦，可是这痛苦又都不一样。没有了大海，小镇就失

去了生气，但是认识到这点的人，又都以为自己独特的方式

体会着这次切除的手术对他的影响。渔民们想起了在大海上

度过的日日夜夜。今后再也不会这样的夜晚了，他们想到自

己的习惯生活方式就这样结束了。织补鱼网的女人们觉得她

们似乎也夺去了。海上救生队的队长感叹自己竟然失了业。

落在人后的老头们现在都来到了。正在问发生了什么事。至

此医生懂得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。情人们曾经看着大海，

孕育出种种美梦和美好的语言，现在他们却忍受着无法形容

的孤独和疑虑。死亡掏空了人们的头脑，给他们以不同的方

—圆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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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进行洗礼。制造焰火的商人起早贪黑，他把一只没有做完

的鞭炮像一根蜡烛一样抓在手里。钓鱼的人使劲咬手指甲，

好像在咬鱼钩似的。孩子们海水跟前，好像想用手摸摸它！

也许唯一显得高兴的是掘墓人和那些蛆虫。掘墓人是个纵横

字谜迷，他正在问自己，埋葬大海。“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去

埋它！”他自己问自己。至于那些蛆虫，它们正在渔船下面

怀着十分确定的不耐烦和高兴心情蠕动着。

迷惘转为怜悯。乡亲们知道海的死意味着无数其他的死

亡。他们产生了一种怜悯心。那些大大小小的鱼真可怜，就

这样变成了化石！那些珊瑚礁、珍珠贝、海蜗牛。那些大大

小小的渔船，还有远洋轮船和潜艇！唉，那些被困在海洋中

间的舰长们发出了多少份电报啊！海岛现在也不再存在了。

费里克斯梦中的海底世界———装备齐全，可以呼吸而又舒适

的世界———一定也死亡了。海底电话线、测深水雷和深水水

雷。一切一定都死了。每一滴水就是一个尸体；每一漩涡，

都是一声再见：海是大家能知道的最大的墓地。镇上的人体

会到一种奇怪的象征意义，他们的脑子突然开了窍。他们突

然觉得鱼网像尸衣，渔船像棺材架，而灯塔像一支无愧于宏

伟大海的火炬。那么河流呢，当他们流进大海里去以后又怎

么办呢？在冰冻的海洋里又发生了什么呢？男人们望着海

湾；海真的死了。它缩小了。它好像随时从一些缝隙里散发

出气体来。一个摄影师支起三脚架，正在拍照。十分相反

地，猫都走开了。突然，一个老太太走了过来，她抱着一束

野花，上面扎着紫色缎带。别人未读缎带上写的字，她就把

花束扔在了大海。

此刻，在一刹那，全镇居民所有的痛苦和同情都集中在

—猿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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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西琉和费里克斯这两人身上。终于他们决定放弃灯塔，来

到海滩上。此刻有人说：“他们来了！”许多双眼睛朝着他

们，看见这两个灯塔看守人，来到码头上，又走过来。从远

处看，两人都显得老了许多，他们的围巾在风中飞舞。人人

都怀着受伤的心情期待着。他们谁也不得不承认：这对有自

己的酒精炉、墙上有中国人形剪影，曾经是幸福的父子，才

是最主要的孤儿，是大海死亡后最深的受害者。巴西琉没有

了航标灯、没有了望远镜、没有了船只失事的航海记录簿、

没有了一切！他永远也不会习惯这种新情形的！还有费里克

斯⋯⋯没有海，他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。他敲起丧钟，不只

为海，而且为自己敲的。这孩子在胸前刺了两只桨的花纹，

每次去上母亲的坟，都对她说：“我爱您，就像爱大海一

样。”

神甫走上前迎接巴西琉和费里克斯，可是巴西琉一点也

没有注意。一方面，他好像对一切漠不关心了。另一方面，

人们觉得他似乎作出了一个决定。神甫让开了一条路。人人

都给他们让路。远处，分散在岩石上的人问自己：“怎样制

作死海的面部模型？”

巴西琉和费里克斯走到海滩中，在岸边停住了；他们紧

靠在岸边，似乎也想和孩子们一样，用手去摸摸曾经是海水

的东西。其实不是在想这个。他们正想。他们考虑的是费里

克斯在急于挽救这一切已注定的一切问题：地球上的海洋肯

定还有活的。在某个遥远的地方，还有一小块海水没有变成

化石。“可能在北部海岸边，听说那里的一切都很坚壮。”

“或许在一块温暖的海域里。”附近地区的灯塔看守人打电话

证实说：“我们这儿的海也死了。”可是北冰洋的怎么样呢？

—源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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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冰层底下、冰山之间，它一定还活着？还有南海、死海

呢？

费里克斯把指南针拿来了。他像指南针一样发着颤。他

们看见了教师、镇长、和正在给他们拍照的摄影师、把一束

野花扔进大海的老太太。他们看见镇上所有的朋友，还有广

场上的树、渔网和渔船的桅杆。他们的眼里包含了两个方

面。它再次说明，他们爱自己的同胞，爱大地；同时也说明

要使他们活下去，仅仅有了同胞和大地还不够⋯⋯

因而他们看了一下指南针，又相互意味深长地望了一

眼。他们没有用着一句话就作出了完全一致的最后决定。他

们面向乡亲们，说了句：“祝福你们⋯⋯”声音低得几乎叫

人听不见，但是前面的人却把这句话一直传到最后面一个人

那里，他就是那个做鞭炮的商人。他听到这话后，生平第一

次失声痛哭起来。

只有一会儿工夫，巴西琉用右胳臂搂住儿子的头颈，两

个已经走上曾经是海水的坚硬表面。当他们走到边上的那条

石灰石———水沫的边缘———时，他们不得不稍稍踮起脚尖。

底下的路就像皇宫大厅一样光滑平坦了。

有人叫道：“回来！快回来！你们神经啦！”

别的人也在喊：“回来！回来！”

可是已经阻止不了了。父子俩一步步朝前走，步伐越来

越镇定。没有敢追上去把他们拉回，连狗也不敢跑过去。

海湾沉浸在一片寂静后。巴西琉和费城克斯走的越来越

远。他们完全陶醉在自己的追求中。指南针恢复了正常方

向。他们立刻要走到和灯塔同样高度的地方了。到了那个时

候，他们或许大哭起来。然而，他们确实觉得越来越充满希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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